
小确幸
□夏 烈

每年临近高考，熟人相见，总要谈论孩子的考试。那几年，
我的孩子还小，离高考还很遥远，看到友人为给孩子提供后勤，
专门请假陪读，来回奔波，我总不以为然。

那年高考时，一位住在学校附近的朋友，特地邀请我去感受
高考气氛。朋友感叹说，她在这住了几年，每年都会目睹高考时
家长陪着孩子，手拉着手把孩子送进考场，然后等到时间差不多
了，家长又涌满校门，只要见一个孩子走出，家长们一片长劳劳
的手又伸了出去……

这样的场景气氛，我终于也亲身体会了一次。女儿初中毕
业时，我陪她去省城师大附中考试，那天，我不知道全省有多少
个中学，反正站到师大附中校门口的，黑压压的一大片全是兰州
市以外的学生。为了仅有的92个名额中的一个，他们长途辗
转，在家长陪同下来到陌生的省城。学校附近宾馆旅店早就人
满为患，吃饭时连小饭馆都排着长队。幸而，我们在这个陌生的
城市还有亲友可投。

那天早晨，匆匆忙忙乘车赶往学校，路上的车和行人像游行
般拥挤，不用问，一看就是来参考的学生和家长。挤挪到往师大
附中路口，车已很难行驶，我和女儿只好下车，夹在家长与学生
组成的人流中向校门口缓缓移动。

5月的兰州，依然凉意很浓。家长们目送着自己的孩子走
进考场，便三三两两在附近啤酒摊上坐下，有人要了盖碗茶，有
人要了瓜子，或并不想要什么，只想找地方坐下歇脚，来打发难
熬的两个小时。有几个中年男子要了啤酒。摊主拎着几瓶啤酒
走过来，在清晨沁凉的风中，哆嗦着打开了啤酒瓶盖。望着啤酒
倒进杯子，滋滋冒着汽泡，我的心情也如同那啤酒一般，泛溢着
浓浓的酸味。在夏天，啤酒是最好的解暑饮品，但在这乍暖还寒
的早晨，我难以想象，冰凉的液体，怎样溶入他们热腾的胃液。
为了孩子此刻的考试而心急上火，啤酒能够降温，这恐怕是惟一
的理由了。更多的家长没有歇脚的地方，索性在校门外的树荫
下席地而坐，孩子则成为认识的或不认识的家长们聊天的话题，
以期从中找寻到安慰。还有人不时掏出手机或抬起手腕看着时
间，朝校门口张望……

两个小时是短暂的，对于等在考场外的家长们来说，却那么
的漫长难熬。几千名考生当中只能录取92名学生，这就是残酷
的现实，这样的考试在考孩子，更在考家长，考韧性、考勇气、考
贫富、考运气……包括我在内，许多家长都知道自己的孩子根本
考不上，但仍义无反顾地来，花钱、劳神、奔波、受累，想着就心生
恐惧，但仍心存希望，以至每年5月，师大附中门口都上演着这
幕父母陪儿女的金榜题名梦。

光阴荏苒，时间的脚步匆匆走过无数个难忘的日子，一眨眼
的工夫，我的孩子已经面临高考，不知道为什么，越到临近考试
的那几天，我的心里却越来越空，空得如同一个纸糊的壳子，哪
怕只是轻轻一碰，也会猝不及防地碎裂。

俗话说：“芒种忙，麦上场。”一年二十四节气中，惟有芒种是
最忙的一个节气，因此又为“忙种”。那年的芒种恰逢6月6日，
也就是高考前的一天，和盼望收获的农人一样，家长们也在盼望
着自己的孩子能够在考试的时候正常发挥，取得满意的成绩。

芒种的日子，却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从早上一直下到晚
上。夜里，那雨仿佛一个人絮叨缠绵的诉说，不停地搅扰着我无
法眠去的梦。早上早早起了床出去买早餐，雨仍然不停地下着，
远处的山笼罩在迷茫的雨雾之中，天地间氤氲出湿漉漉的世界，
就连人的心情也不由自主地潮湿起来，仿佛轻轻一拧，就能挤出
许多水来。

本来女儿不让我去送她考试，我也无心要送，只是听说每年
的高考都有许多家长接送孩子，场面很感人，我就有了去看一看
的想法。吃了早餐，征得女儿的同意，陪她一同向考场方向走
去。人们撑着不同颜色的雨伞，狭长的街道早已成为人的河流、
伞的海洋。考生们一手撑着伞，一手拎着一个透明的塑料袋子，
里面装有准考证、身份证、笔等考试用具。有不少家长陪着孩
子，一边走，一边和孩子说着什么。我无法看到孩子们的表情，
但他们向前移动的脚步，却让我或多或少感到一些沉重，6年小
学、3年初中、3年高中，有多少个日日夜夜，孩子们背着沉重的
书包，往返于学校与家的路上，奔波于一个个辅导点、强化班，决
定命运成败的一天就在眼前，却有许多学生和家长都失眠了。

雨还在纠缠不清地下着，女儿不断回头，一次次向我投来埋
怨的目光，示意我赶快回去。怕影响女儿的情绪，我只得听从她
的安排。往回走的时侯，路上已经没有多少行人了，因为有好多
家长准备守在考场外面。等待与期望，让这个不同寻常的日子
更加揪心，这不仅仅是学生们自己的高考，还深深牵动着父母的
心，填满他们所有的牵绊与祈福。

每每回想两次陪女儿考试的经历，心底的情绪难言而复杂；
而每年听到谁家的孩子考上好学校时，又会无由地兴奋。也许，
只有亲身经历，才能体会其中的酸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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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 考
□王新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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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院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前出生的城市平民的特殊记
忆。大院，是集体生活的代名词。大院里许多东西是公用的，
比如水龙头、厕所、楼梯，甚至晒衣服的架子、绳索都属于“集
体所有”，连那些有意无意暴露的“隐私”，也常常被邻居们了
如指掌，成为公共话题。

大院的邻居是“一家人”。凡是住在大院的人都会按年龄
论辈分，不管是否沾亲带故，更不在乎你来自何方，只要住进
了大院，成为其中的一员，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按着沿袭下来
的传统论资排序，这是约定俗成的规矩。一般情况下，年长
的辈分就高，上一辈如此称呼了，下一辈就自然而然地衔接
上。比如，我曾称一位比我年龄仅大一岁的女孩为“姨”，而她
比我小两岁的弟弟则是我的“舅”。原因是我外祖母与他们的
母亲以姊妹相称，到了我这辈，只能委屈“降格”了。

听母亲说，邻居们大都是解放前就聚在了一起。当时马
路对面是一片工厂，有英国人和日本人经营的卷烟厂，有大
大小小民族资本家创办的制针厂、火柴厂、石棉厂、制线厂、
橡胶厂等等。大院的主人原本也想开工厂，但后来发现周围
没有住宅，许多做工的人大老远地上下班很不方便，于是便
灵机一动，临时决定盖住宅。这大院很像北京的四合院，方形
的门框，木质的大门。进门后，对面和两侧是一间间住房，与
四合院不同的是，分上下两层。楼上一色的松木地板，窗子很
大，采光很好，在当时，应该算是比较好的住宅了。改革开放
后，那些工厂搬迁的搬迁，倒闭的倒闭，拍卖的拍卖，都消失
了。但大院经过改造，虽然变成了大楼，但依然矗立在那里。

大院的邻居们大都是平民百姓，工人家庭居多，但这些
工人并不都是所谓“无产阶级”。虽然他们大多就在附近的工
厂做工，但有些人家在解放前不是干过小买卖就是在洋行跑
过腿。解放后小买卖做不下去了，洋人跑了，公私合营了，没
了更好的去处，就进工厂做工。那时工厂好进，断文识字的更
受欢迎。大院里本来就有些人在工厂里做工，那些想去的，打
个招呼，第二天跟着去劳工科一介绍，问几句话就成了厂里
的人。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大院邻居的话题都跟工厂有关系。
什么这个厂开动员大会了，那个厂来了新厂长了，要不就是
某厂技术革新受到上级表扬了，或者某厂新建了澡堂，等等。

当年文化生活贫乏，晚上吃罢饭，许多人家闲着无事，兴
串门子，拉呱儿（聊天）。男女不分，老少无别，文化高的跟文
化低的也能谈到一起。很少涉及大院里的事，即便说，也不议
论具体人，更不去说那些容易引起是非的家长里短。发生了
让人看不惯的事，大家也会议论。但议来议去，最后一定会推
举某个“德高望重”的邻居去找当事人“谈话”。我们院里有几
个邻居们公认的“德高望”，我母亲就是其中一员，当教师的
她，教过周围许多学生，跟家长们都熟悉。不光大院里有事找
她“摆平”，周围大院有时发生了解不开的疙瘩，也会请她出
马化解。平时如果谁家有事，不用招呼大家会主动去帮忙。记
得有一次，楼下的一户邻居生病突然住了院，谁也没通知，院
里的邻居几乎每家都派人去医院看望。那时我还小，跟着母
亲和其他邻居一起去医院。医院离我们大院不算近，大家步
行去，都一副焦急的样子。到了医院，大夫一看来了这么多
人，就对生病的邻居说怎么又来了一拨，该不会又是邻居吧？
邻居说不是邻居是谁？我在这里没有别的亲人，邻居就是最
亲的人。这句话我记得尤其清楚。

大院的平静被打破是因为“文革”爆发。当时几乎每个角
落都有造反组织，街道上成立了造反司令部，我们居委会成
立了造反大队。其实院里没有几个退休闲散人员，但街道“造
反司令部”为了扩大势力，非要我们大院也成立个大队。没办
法，凡是没工作和退休在家的都成了应征的对象。当然不是
每个人都可以参加，地富反坏右、军政警宪特，这些被列为革

命对象的“黑五类”家庭成员，是万万不可进入造反队伍的。
大院里万幸没有这样的人家，但也没有那种纯正的“红五
类”。“司令部”的阶级立场划得很清楚，把权力牢牢掌握在无
产阶级手里的意识也非常明确。于是那些自以为最根红苗正
的造反头头们宣布了一项决定：派两名政治上过硬的造反派
进驻我们大院。

大院里没有闲置的房屋，造反派要来进驻，就意味着要
赶走两户人家。消息传来后人心慌乱。邻居们都担心厄运会
落在自己的头上。特别是那几户自认为背景有些“毛病”的人
家，更是惶惶不可终日。因为隔壁大院里，有好几户家庭出身
是富农和资本家的被造反派抄了家，然后又被遣返回老家
了。大院的人家虽然不是明显的“黑五类”，但曾跟着洋人跑
前跑后，或者做过小买卖，造反派给你扣个不好听的帽子，也
没人敢说个不字。

司令部的人终于进了大院。趁着傍晚大家都在做饭，十
几个戴着红袖箍的人来到大院。很快，大门洞、围墙、屋门上
都刷上了醒目的大标语，让人突然感到一股杀气涌来。“司
令”是位有病长休在家的工人，也是我们周围惟一一名工人
党员。尽管他脸色白得有些吓人，但在众人的簇拥下仍显得
很得意。他双手叉着腰，拿着一只简易的卷筒扩音喇叭告诉
大家，大院里有阶级敌人，要求大家揭发。如果不揭发，一旦
揪出来，就是包庇罪，同样要受罚。“司令”给大家两天时间，
过了期限，无产阶级司令部就要采取行动，要打翻在地，再踏
上一只脚。

那天晚上，大院出奇地静。邻居们没像往常那样凑在一
起悄悄交流各自听到的消息，不到 8点，大院里竟灭了一大
半灯。

那天我们家也很早就上床了。因为听母亲说早已去世的
父亲年轻时在学校集体参加过三青团，爷爷过继给别人当儿
子，但划成分时却落了个地主帽子。母亲说如果遣返我们，我
们不到你爸爸老家，那里没有什么直接的亲人了；我们到姥姥
家，姥姥家的亲人很多。我知道姥姥家，曾去过，但我从内心里
不喜欢。那里对我们兄弟来说是那样的陌生，那样的遥远。

那天晚上许多人家肯定像我们家一样，都在考虑两天后
可能出现的结果，也都在做最坏的打算。

第二天一大早，大院的大木门没有像往常那样准时打
开。为了安全，院里的大门由邻居们轮流值班负责开关。轮到
谁家，晚上十点半锁上，早上五点半打开。如果哪家人家有
事，要跟值班的邻居打招呼，免得回来晚了进不了门。昨天晚
上是老刘爷爷值班。老刘爷爷家是院里最老的住户，1936年
大院刚建成他们家就搬了进来。因为老刘爷爷的资历老，年
龄大，所以在大院的辈分最高。当时老刘爷爷其实也就六十
多岁，但在我们这些孩子眼里就非常老了。他解放前在一家
工厂做职员，解放后公私合营仍旧在科室里当职员。老刘爷
爷人很内向，平时不太说话，跟邻居们客客气气。可能整天待
在办公室的缘故，他的皮肤捂得很白，鼻子长得有些偏大，梳
一个后背头，头发花白。这样子恰好跟当年“最大的走资派”

有些相像，所以背后不少人叫他“走资派”。
实际上老刘爷爷没有任何权力，在厂里就管个统计报表

什么的。惟一有些不同于他人的是工资比一般人高点。这是
因为他随着老板公私合营了，从照顾私有主的角度考虑，工
资定得高些。老刘爷爷没有儿女，跟没有工作的老伴生活在
一起。他住了两间房，一间做厨房，一间做卧室。老刘爷爷的
房子不大，但很有特点，那间做厨房的房间虽然在楼上，竟然
是水泥磨沙地面，家里还有独立的水龙和上下水，这在全院
是惟一的。老刘爷爷没有正式办退休，但体弱多病，很少去上
班，过去街道上有些活动，比如学习什么的喊他参加，其实他
完全可以不去，但老刘爷爷老实，只要有人叫，就拿着马扎子
跟老头老太太们凑到一起。老刘爷爷有文化，念报纸读文件
大都是他的事。他很认真也很卖力，街道上对他也挺好，他们
家连续两年被推荐为模范家庭。过去轮到老刘爷爷值班，他
都很仔细，早上怕误了开门，还专门拨上闹钟叫醒。今天老刘
爷爷是怎么了？起早的邻居去叫老刘爷爷的门，喊了半天才
见老刘爷爷颤抖着站在门前，手里哆嗦着拿着钥匙说，你们
不是要去揭发我吧？我没做什么坏事，我老家没有一个亲人
了，我们不想回去啊！老刘爷爷说着竟然号啕大哭起来。邻居
们都愣了，说怎么可能呢，我们不过要去上班而已。

晚上大家都在议论老刘爷爷的事，有人说他可怜，有人
说他心虚，也有人说是“司令”早就看中了老刘爷爷的房子，
以前托人换没成，现在借机报复。说着说着大家又说到了明
天就要到期限的事。不少人开始叹气了，说那些造反派可不
讲什么情面，轮上谁就倒霉了。也有人说咱们又不是什么“黑
五类”，如果真的谁家被捣鼓着了，大家一起帮忙就是了。人
多势众，量他们也不敢怎样。谁也没表示赞成，谁也没提出反
对，大家只是相互看看，以沉默作了回答。

第二天造反派如期到了大院。这次还带来了“文攻武
卫”，“司令”更威风了。他指着老刘爷爷家说，这个老家伙看
模样就不是个好东西。几个年轻力壮的“文攻武卫”一脚踢开
老刘爷爷家的门，把老刘爷爷像拎小鸡似的揪了出来。邻居
们一阵骚动，“司令”说，怎么着，真要帮忙啊？告诉你们，昨天
晚上你们开的黑会我全知道。想造反啊？无产阶级的铁拳正
等着你们呢！“司令”的话让全院的人都愣住了，谁也没想到
在邻居们中间竟出了“犹大”！

老刘爷爷算是幸运，遣返的车都开到大院门口了，他们
厂里的造反派突然赶来把他押走了。据说厂里批斗老厂长需
要老刘爷爷去揭发，老刘爷爷因此躲过了一劫。后来随着形
势的发展，遣返风被刹住了，老刘爷爷仍住在大院里。

大院恢复了以往的平静，但人们却不再像以前那样无拘
无束地说话聊天走家串门了。大院的邻居一下子形同陌人。

“文革”结束后，邻居们一直想揭开当初充当“犹大”人的面纱，
但惟一的知情人——“司令”早病死了，此事永远变成了谜。

老刘爷爷去世时，大院里的人帮着张罗后事，几乎所有
人家都参与了，能看得出来，邻居们都有重新找回那已变得
陌生的亲情的意愿。大家无声胜似有声地忙活着，一直把老
刘爷爷送走。从火化场回来的路上，大家都沉默无语。谁都不
喜欢这个气氛，但谁也不出面挑头打破这个闷局。分手了，互
道一声再见，各自进了各自的小屋。日后如旧。有些东西，失
去了就是失去了。

以后大院里陆续有人搬出，有人搬进。新来的不了解大
院的习俗，跟大院的人也没有什么感情，大院里曾留下的亲
情称呼逐渐消失了，换上了“先生”、“太太”、“同志”、“同学”。
10年前，大院作为棚户区被改造，邻居们从此分道扬镳，几乎
不再见面，即便是偶然相见，也仅是客套两句而已，那些曾经
的温馨旧事只能当作回忆被大家提起了。

大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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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呼呼地扇出，秕谷、小虫、禾须、细屑以
及被打谷机齿轮搅碎的稻叶，片片随风扬弃，
抛入空中，飘荡、游走、坠落，沾染到人的头
发、脖颈、双手、衣服。走得稍近些的孩子，一
不留神让灰尘屑粒吹了个满头满脸。孩子们
立时四散开来，沾满尘灰的孩子用手使劲地
拍打全身，在禾场上欢呼雀跃着……

扬谷，车米。风车一生的情感，就倾注在
这些与农人息息相关的年复一年的琐事上，
扬弃糟粕，存留精华，风车用一双犀利的慧
眼，为维护人类的味蕾默默操持，尽心尽力。

故乡江南，每当我呼吸着 6 月湿热的空
气，蹲守于老屋厅堂的那架风车，就从一年的静默中走向前台，
走向聚集了众多孩子的公家晒谷场，开始它一季的忙碌与喧腾。

这个时候，母亲笑了。母亲的手许久都没有摇动那个风车
的铁条摇臂了。盼米下锅，母亲为此愁白了青丝。

风车的造型有些古怪，由 4条高高的瘦腿支撑起高大而笨
重的身躯，却正因为它的身子笨拙得如一头大象，妇女、孩子们
才要仰视它，却又一点也不惧怕它。

江南客家话，车谷既是一份气力活，同时也是一份手艺活。
男人吃力气，女人耍手艺。我看过一场生产队里的车谷比赛，偌
大的晒谷场上，一溜儿地摆开8辆硕大的风车，8男8女，全是拿
满工分的生产骨干（男子一天拿 10 个工分，女人一天拿 8 个工
分）。所有关于农事的比赛，总是少不了母亲在场。母亲是个高
大的中年妇女，是生产队里典型的农把式。队长一声令下，8对
参加比赛的男女齐齐地发一声喊，于是，男人们“嗨”的一声吆
喝，齐刷刷把各自准备在身边的一大箩谷子运气上肩，随即，哗
啦啦一阵骤响，8箩刚从晒谷垫子里撮起的稻谷，一同倒入了风
车漏斗内。瞬间，一股浑浊的浓烟扬起，整个晒谷场的上空，烟
雾中弥漫着稻谷的清香。

女人就匀匀地摇动着风车摇臂，然后就传来哗啦啦的细碎
的声响。经风叶吹过的稻谷，便分成两挂黄澄澄的瀑布，刷刷而
下。母亲宽宽的额头沁出细密的汗珠,手臂有些颤抖，但她摇臂
的速度仍如风旋转，我忽然担心起母亲来。

母亲是一个童养媳，在她懵懂未知的儿童时期，从邻乡嫁给
了替人当牛头的父亲。母亲 17 岁时，同大自己 7 岁的父亲圆
房。在带大自己的80余岁的太公的期盼中，当年就为陈家生下
了第一胎男孩，自此不可收拾地一口气生到48岁，养下13个孩
子。我是母亲的第13个孩子。我看见母亲车谷的辰光，母亲正
好55岁，那时，母亲还拿着队里生产妇女的最高工分。母亲的8
个工分可不是这么容易拿的。她得像男人一样活着，她必须站
着屙尿。可是，即便这样，母亲依然要受到人家的欺负。

我似乎看到母亲眼角闪闪的泪光，我多么想走上前去，用我
打着一块又一块补丁的衫角，为母亲拭去那一滴泪水。母亲已
经两天没有进一粒米饭了。家里已经再也没有一粒米可以下锅
了。就是用仅剩的一些薯丝与豆叶和成的难于下咽的主食，母
亲吃过一碗后就再也舍不得多吃一口……

母亲没有倒下，她用有些颤抖的手，死死握住“7”字形的风
车摇柄，奋力地摇着。金灿灿的谷粒，饱满而澄黄，像欢快的涓
涓流水，伴着母亲滴落的汗水，一同流进母亲心田。夕阳下山，
精谷满箩。母亲脱虚的身子渐渐恢复，摇动摇臂的速度在霞光
中把握得十分均匀并恰到好处。

风车侧面的排风口，我试着用手探试，是一阵阵夹着稻草屑
末的清凉。那飘逸的秋风，那流动的稻谷，哗啦啦的碎响，一直
回旋在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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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电视台做一档常去的民生节目的时候，第一
次遇见“小确幸”。当时听主持人使用这个词，我心想，网
络大众真会生造，又把“微小”“确实”“幸福”浓缩出个精
华来，其中况味，值得阐释啊。

回家上网做考证，才发现是我读书不勤了。这是个
翻译的结果，语出村上春树与安西水丸合作的图文随笔
集《朗格汉岛的午后》，大陆简体中文版是由林少华翻译
的。过去我也算“村上迷”，始乱于少男少女都热爱的《挪
威的森林》，终弃于若有隐射的《1Q84》，中间那些小东
西尤其是绘本图文集子，只在特价时买过《羊男的圣诞
节》。村上写得太勤、出的太多，于是我就主动掉队了。

在那个由25篇随笔组成的集子里，就有一篇叫《小
确幸》，村上春树的准确意思是：“微小但确切的幸福”。
他在行文中还描述了自己的“小确幸”：把洗涤过的洁净
内裤卷摺好然后整齐地放在抽屉中，就是一种微小而真
确的幸福。这样的人生有细微短促的心理和情绪的快
感，在村上春树看来，“如果没有这种小确幸，人生只不
过像干巴巴的沙漠而已”——可见，这是一种生活的艺
术。更确切地讲，是文艺男女抵抗现实“沙漠化”、“工具
化”的柔软剂。

我是很同情生活中的男女的，因为我也身在其中。
如果说大历史是沧桑的，现实又极骨感，理论则面露灰
色，而空气、水、土地、食物、交通处处都不如意、添堵、坚
硬，那么，“小确幸”岂不是人们收回疲倦的眼光时蓦然
发现的一种自我治疗的途径？把微观的点滴快乐、幸福、
宁静、柔软放大，让一种生物电短暂地击中你的神经，酥
酥麻麻爽爽乐乐地流过，我们像蚂蚁、金鱼、乌龟、青蛙

或者一片叶子一个花瓣那样依赖“二次元空间”自得其
乐——这毕竟也是生活。

电视台的节目现场，有嘉宾开始对“小确幸”流露出
担忧和微词：年轻人如果都沉浸在这种琐碎的“小确幸”
里，会不会没有什么大理想、大责任、大担当？中国梦和
小确幸是不是有矛盾呀？

我天生是个“捣糨糊”的，急忙以“专家”的身份出来
保护这孱弱的“小确幸”。我说，首先不要把小确幸跟中
国梦对立起来，小确幸是普通百姓和年轻人追求“小我”
快乐的一种方式，一方面缓解了人们对现实的焦虑，另
一方面宏观的梦想岂不是由一个个具体的小确幸构成
的？其次，小确幸在中国流行确实可能有两个情绪倾向，
一个倾向是积极的，等于文艺男女、小资男女在生活细
节中寻美、审美、秀个性，这没有什么问题；另一个倾向
是消极的，往往是现实生活中屡战屡败，不敢再奢求什
么大理想、大目标，于是麻痹于小确幸的天地，那么，可
能会把捡到50元钱迅速买了洗发水卫生纸也当作自己
的小确幸来扯淡——不过即便如此，我们也要检讨社会
公平，在尽量让每个个体有积极的小确幸的同时，能为
中国梦的历史使命奉献力量，这才是最重要的。

录节目回来的路上，“小确幸”依旧盘旋在脑海，我
联想到金圣叹的 33 则《不亦快哉》：“冬夜饮酒，转复寒
甚 ，推 窗 试 看 ，雪 大 如 手 ，已 积 三 四 寸 矣 。不 亦 快
哉！”——靖节；“久欲为比丘，苦不得公然吃肉。若许为
比丘，又得公然吃肉，则夏月以热汤快刀，净割头发。不
亦快哉！”——爽利；“寒士来借银，谓不可启齿，于是唯
唯亦说他事。我窥见其苦意，拉向无人处，问所需多少。
急趋入内，如数给与，然后问其必当速归料理是事耶？为
尚得少留共饮酒耶？不亦快哉！”——侠义；“推纸窗放蜂
出去，不亦快哉！”——慈悲；“做县官，每日打鼓退堂时，
不亦快哉！”——狂狷……同样是小确幸，背后却有大境
界做底子，而这境界，大抵是文人的趣味和士大夫的精
神，这一点古今对照，不可以不省思。

后来，林语堂、梁实秋、三毛、李敖、贾平凹都做过这
样的“不亦快哉”体的文字，如“到电影院坐下，听见隔座
女郎说起乡音，如回故乡。不亦快哉！”（林语堂）“数日前
与朋友约定会面，数日后完全忘却，惊觉时日已过，急打
电话道歉，发觉对方亦已忘怀，两不相欠，亦不再约，不
亦乐乎！”“交稿死期已过，深夜犹看《红楼梦》。想到‘今
日事今日毕’格言，看看案头闹钟已指清晨三时半，发觉
原来今日刚刚开始，交稿事来日方长，心头舒坦，不亦乐
乎！”（三毛）……

所以说，“小确幸”并不是什么新的意思，旧的事物
总是换个名字重新来到人间。我们有见识的话，就不会
慌慌张张不认得这个最熟悉的陌生人。值得学习的是人
家贾宝玉，初见林黛玉时就懂得从容地表达他的小确
幸：“这个妹妹我曾经见过的。”


